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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边防连最高的哨所。在连队

生活几天，快走几步就气喘不止，晚上

不吸氧必定难以入睡，而哨所的海拔比

连队还要高近千米。换哨或送给养的

日子，战士们每天清晨出发时，连队门

前的河谷还笼罩在两侧山体庞大而清

冷的阴影里，待抵达山顶的哨所时已是

午饭时分，太阳早就一览无余地俯视着

山川、营房和所有生灵。

听说通往哨所的简易路已经修通，

可以乘车上去时，我内心为驻防条件的

改善而高兴，但也隐隐有些不甘，攀爬

登顶的体验岂是乘车登临可比？可惜

我的高原反应依然强烈，只好决定次日

上午乘车前往哨所探访。

正值冬季，边防连前面河谷的水流

瘦了一半，河边结着厚厚的冰，依稀可

听见冰层断裂的吱吱声。透过两岸的

一簇簇红柳枝和枯草，能够想象出夏季

丰水期河谷里绿意盎然的景象——在

大地主色调为土黄色的高原边关，这种

景象并不多见。

连队营房背靠着一座高山，山坡上

有一幅用白色石块勾勒出的巨型中国

地图，地图的轮廓里是红色石块码起来

的 6 个大字——“祖国在我心中”。哨所

便位于这座山的顶端。

通往哨所的路，起自“祖国在我心

中”的“中”字下方。这是一条由 20 多个

“之”字弯组成的简易砂石路。勇士车

沿着仅容一车通过的小路缓缓攀升，转

眼便到了第一个弯，爬升得越高，弯与

弯的间隔就越紧凑。

山的坡度目测到了 70 度，车子几乎

是在小心翼翼地前行，有几次似要拐出

路缘，坐在车内的我也是小心翼翼，呼

吸变得紧张，唯恐任何一个微小举动破

坏了车的平衡。目光伸向车窗外，梭形

的河谷像只巨大的眼睛，嵌在袒露着原

始皮肤的群山间。阳光涂亮了河谷对

岸山体的上半部，群山之外的雪峰跃入

眼帘。阳光折射过来，刺得眼睛眩晕，

我只好收回了视线，专注于眼前的路。

哨所就在路的尽头。

下车后，我先是被两块石头吸引了

目光：一块石头上用红色油漆绘着中国

地图，地图下方写着“我站立的地方是中

国”。另一块石头的上半部分，绘着蓝

天、白云、一轮红日和一座高耸的山峰

——山峰便是脚下之山，红日旁以“5”开

头的 4 位数字是山的海拔高度；石头的

下半部分用红漆写着“清澈的爱，只为中

国”，让人不由想起那位同在高原边关驻

守的年轻士兵。两尊山石像一对镇守山

门的天神，傲然立于一段石阶的两侧。

石阶平缓，铺往山顶，哨所就在那里。

天上没有云，哨所耸立在蓝色的天

幕下，即使是仰视的角度，也很难用“伟

岸 ”之 类 的 词 来 形 容 它 。 若 以 建 筑 类

比，建于方寸之地的它是简陋甚至是寒

酸的，但在此时此地，它就是一个堡垒、

一座卫城。前方没有界碑的国境线就

是它扎下的藩篱，朴实无华的外表其实

是它最强韧的盔甲。虽然历经地动山

摇、狂风骤雪，而它总是风骨巍然。站

在主权的角度，一片西陲高原的荒芜之

地与繁华都市的天价地块并无二致。

我 顶 着 能 把 人 吹 倒 的 风 ，拾 级 而

上 。 走 进 哨 所 ，我 与 两 位 战 士 互 相 敬

礼问候。他们的身体裹在厚厚的羊皮

大衣里，戴着棉帽和防寒面罩，只有眼

睛露在外面。在与他们目光交汇的一

瞬间，我便知道，他们与万里边防线上

的 无 数 个 哨 兵 一 样 ，年 轻 且 神 经 紧

绷 。 所 不 同 的 是 ，在 高 原 风 霜 的 摩 挲

下 ，他 们 眼 眶 周 围 肤 色 是 超 越 年 龄 的

深褐色。

攀谈得知，这两位守卫在山巅的士

兵 ，竟 然 都 来 自 海 滨 城 市 。 下 士 刘 永

生，大连人，南下北上待过多个城市，创

过业，打过工，几年前受一则边防新闻

的影响，参军来到了高原。列兵樊睿，

青岛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参军，他说“清

澈 的 爱 ，只 为 中 国 ”也 是 自 己 的 座 右

铭 。 站 在 哨 所 向 远 方 眺 望 ，周 围 的 地

形、地物尽收眼底，两位战士如数家珍

地向我介绍着情况，哪些点位需重点关

注，哪个方向容易发生边情，俨然两个

经验丰富的“老边防”。

从零海拔的家乡来到世界屋脊，两

个吃海鲜的胃也习惯了吃牛羊肉。在

他们的描述中，高原一年四季只有黄和

绿两种颜色：春夏时节，河谷的绿色会

持续三四个月，其余时间是漫长的黄。

他们渐渐爱上了高原的一切：在山巅最

早见到的日出和最晚送走的夕阳、野狼

常常在夜间来到哨所旁的垃圾桶里找

东西、岩羊的攀爬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腹部泛白的野驴有些呆萌，而雪豹则最

可能在春天造访，发出的声音似婴儿在

啼哭……

谈 起 戍 边 生 活 的 感 悟 时 ，刘 永 生

说：“我幸运地站在这里，为祖国守边

防，这辈子也不会后悔。”樊睿说了很

多，但我记住了一句话：“我很骄傲，因

为我们是祖国的第一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猝

不及防地，我被战士的话震撼到了，一

种油然而生的灼热和滚烫自心底涌出：

在年轻战士眼里，高原的奉献不止于吃

苦，而是更漫长的坚守，乃至献身。他

们的前方是对手，是战场，他们的身后

是亲人，是家国。在这孤寂的哨所里，

青春的誓言可以轻易刻在石头上，但践

行却需要强大的决心、深沉的爱和从不

畏惧的勇气。

风劲吹起来，我看向哨所外，蓝得纯

粹的天空正像蔚蓝大海倒悬，周遭的荒

寒和苍莽似乎也并不遥远。这里就是青

岛和大连，就是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就

是我们每个人心心念念的故乡。我与两

位战士拥抱、合影。他们戴着防寒面罩，

我无法一睹他们的面容，只能看见面罩

的口鼻处有层薄薄的冰霜，看见黑红皮

肤上的双眸透射着坚毅。

我深信那目光能射出子弹，因为他

们是祖国的第一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
■孙利波

那一刻，阳光和煦，微风习习。我

和 5 名战友相互帮助，咬着牙冲破终点

线 ，完 成 了 一 天 内 百 公 里 的 戈 壁 长 途

拉练。

这 天 清 晨 ，东 方 泛 起 鱼 肚 白 的 时

候 ，我 们 两 个 营 已 完 成 了 出 发 前 的 所

有准备工作。6 点整，“日行百公里”拉

练 正 式 开 始 。 远 远 望 去 ，长 长 的 队 伍

就 像 一 条 巨 龙 在 茫 茫 戈 壁 蜿 蜒 前 行 。

队 伍 最 前 头 是 迎 风 招 展 的 营 旗 ，队 伍

中 是 一 个 个 斗 志 昂 扬 的 战 友 ，耳 朵 里

回响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无论

是 所 见 还 是 所 闻 ，只 能 用 一 个 词 来 形

容——雄壮。

队伍行进了大约 15 公里，一场营队

之间的角逐正式拉开了战幕。作训科

宋参谋拿着扩音器喊话：“对抗考核开

始，所有人员徒步行军转急行军。”

随着考核组一声哨响，营队开始急

速行军。两营旗手扛着各自的营旗冲

锋在前，率先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队员

们也不甘示弱，紧跟营旗，一路奔袭，为

营队的荣誉竭尽全力。

急行军 1 个小时后，距离奔袭终点

线还有 100 米处，一条印着“胜利就在眼

前，加油！尖兵！”的横幅映入了眼帘。

宋参谋站在勇士车旁边，不断挥舞

着大手，用大喇叭不停地喊着“快点，快

点，一口气就到终点了”。战友们发起

了 最 后 的 冲 刺 ，他 们 两 肘 夹 紧 水 壶 挎

包，两手拉着背包带，大吼一声，冲过终

点线。

战友们一个个满头大汗，呼哧呼哧

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正当我想着先

休息片刻，政治工作部王主任的一句话

打破了我的幻想：“身为高原火箭兵精

神传人，就要敢于在极限中亮剑。只给

5 分钟补给，5 分钟后继续出发！”

在这短暂的 5 分钟里，战友们取出

干粮一个个狼吞虎咽，生怕吃慢了，没

有力气继续完成拉练。

5 分钟一到，哨声响起，队伍立即开

拔。回头看看我们休息的场地：垃圾全

部入袋，场地干净整洁……

再一次奔袭时，我们的双腿仿佛灌

了铅般沉重，但大家仍拼尽全力奔跑。我

们翻过了数不尽的坡，拐过了数不尽的

弯，途中又经过多次奔袭，路依旧漫长。

到了下午 3 点，我与 5 名战友跟营

队 走 散 了 。 见 此 情 形 ，我 们 干 脆 组 成

了 一 个 互 助 小 组 ，相 互 帮 扶 着 继 续 前

行 。 不 久 ，我 们 来 到 了 一 个 叫 边 麻 沟

的村落。

老班长陈阳边走边说，这个村落是

我们的“兄弟村”。以前，我们部队给村

民提供过洋芋种植技术，帮助他们的口

袋鼓了起来。说话间，陈阳的脸上多了

一丝自豪的笑容。

这时，不远处的一座凉亭引起了新

兵小张的注意。他大喊着，前面有个凉

亭，我们过去休息一会儿。

凉亭下，一些村民正在乘凉。看到

我们，村民格外热情。其中，一个头戴

白帽、蓄着长胡子的回族大爷紧紧握着

我的手，邀我们去他家里喝茶。我们几

个赶紧摇头，婉言谢绝了。

村民们说，这位回族大爷叫牧仁，

在村里好客出了名。

另一边，几个战友脱下了鞋，磕一

磕鞋中的沙粒，顺便看看脚底磨出的水

泡。我从背包里拿出针线包，准备给他

们挑水泡。

这一幕恰好被牧仁看到，他扭头就

走了。当时，战友们都猜测：他是嫌我

们埋汰，还是嫌我们不去家里喝水，生

气了？

过了一会儿，牧仁端着茶盘微笑着

向我们走来：“你们脚上不方便，那就在

这儿喝吧！”

热腾腾的茶水里有红枣、茶叶、桂

圆、金银花。牧仁说：“看你们嘴角都起

皮了，喝点茶润一下吧！”我与几个战友

对视一下，说：“老乡，谢谢您的好意。

我们部队有纪律，真不能喝。”其实，一

路上我们只顾追赶大部队，没来得及从

给养车上补给水源，水壶早就空了，确

实很渴。

牧仁看出了我们的顾虑，笑着指着

不远处的一片田地说：“你们瞧，我现在

是洋芋种植大户，靠得还是咱解放军的

帮助。军民一家亲，你们走了这么远，

快喝吧！”

听到这话，我们几个无法再拒绝，

只好双手端起了茶水，细细品尝。茶水

入喉，润人心田。

这时，战友指了指不远处的宗庙，

门额牌匾上“换了人间”4 个大字散发着

耀眼的光芒。我好奇地问牧仁：“老乡，

‘换了人间’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牧仁说：“这块牌匾挂了已经有 20

年，‘换了人间’就意味着在党的政策

下，我们生活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一番交谈过后，看看时间不早了，

我把牧仁赠予的茶水一饮而尽。离别

前，战士们用端正的军礼向这位回族老

人致谢。

我 们 迈 着 沉 稳 的 步 伐 追 赶 队 伍 。

这时肩上的背囊似乎不像之前那么沉

重。

前方，鲜艳的营旗正迎风招展，原

来我们已赶上拉练中的队伍。

戈 壁 行 军
■王兴来

茫茫东海之上，散落着数以千计的

岛屿。在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过 一 首 著 名 的 军 旅 歌 曲 ——《军 港 之

夜》。

说起这首起源于蚂蚁岛的军旅歌

曲，要从 1976 年讲起。

彼时，时任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创

作员的马金星，到舟山的蚂蚁岛上体验

生活。蚂蚁岛孤悬大陆，岛小如“蚂蚁”，

曾是全国渔区艰苦创业的典型，其事迹

还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过。马金星住在

蚂蚁岛村招待所，招待所就筑在海边峭

壁之上，推开一扇窗，就望见了海。

那天正值中秋，又逢大潮汛，天上升

起一轮明月。霎时，海面上波光粼粼，涨

潮时，从远处推来一波又一波的浪涌，哗

啦啦地在海岸边炸响。轰隆隆的声音像

奔腾的千军万马，通过峭壁的岩石，传导

到马金星的耳边。他辗转反侧，再也睡

不着了。后来，他干脆打开门窗，让海浪

之声恣意地传来，赏月、观海，涛声悠远、

空灵，仿佛自己睡在万顷波涛之上。

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美妙

时光，令他触景生情，浮想联翩，想起了远

航在大海上的战友，该是多么辛苦。他眼

前灵光一闪，诗兴大发，随即取出笔记本，

写下一首小诗：“客浮至渔村，不眠更已

深。枕上浸大潮，小窗悬银盆……”

这首小诗有点渔歌风格，写下的却

是他此刻的切身感受。

1980 年秋，北京要举办一场大型音

乐会，希望全军各大单位派人参赛。原

海政文工团获悉后，把词曲的创作任务

分别交给了团里的马金星和刘诗召，要

求他们创作一首贴近生活、引领时代、海

军味浓郁的歌曲。

马金星接到作词任务后，冥思苦想。

忽然，他有了主意，随即在办公室翻找笔

记本，找出当年在蚂蚁岛体验生活时写下

的那首小诗。望着这首小诗，他回忆起那

夜睡在招待所倾听海涛时的场景。下班

后，马金星回到住处，边做饭边想词。倏

忽间，他头脑中的灵感飞来，思潮奔涌。

待吃完饭时，在原诗基础上修改后的歌

词，已清晰地呈现在他脑海中——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

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海风你轻轻地吹，

海浪你轻轻地摇，

远航的水兵多么辛劳，

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

马金星写好词，随即把歌词交给作

曲家刘诗召。

刘诗召接过歌词，像见到了一颗价

值连城的宝石，激动得两眼放光，一拳打

在马金星肩膀上，笑呵呵地说：“从写水

兵远航回港后休息的情状切入，水兵生

活气息浓，见微知著，别出心裁，难得的

好歌词啊！”

马金星只顾憨憨地笑。

顿了顿，马金星对刘诗召说，接下去

就看你的了！

马金星的精彩歌词，一下子激发了

刘诗召的创作激情，他记忆的闸门随之

洞开——

有一次，刘诗召随军舰远航时遇上

风浪，军舰像摇篮一样晃荡。他晕船厉

害，呕吐不止，头脑一片混乱。而水兵们

却不顾自己的难受，争着过来照顾刘诗

召，这让他十分感动。待风浪平息时，他

沐着轻柔的海风，在甲板上踱来踱去，这

一幕过去了许多年，他仍记忆犹新。

刘诗召酝酿着情绪，反复推敲曲子。

没过多久，他将《军港之夜》曲子一气呵成

地谱了出来，旋律浪漫，婉转动听。

原海政歌舞团在配乐时，架子鼓、手

风琴、电子琴等乐器齐上阵。彼时，架子

鼓是外国酒吧用的乐器，他们采取“拿来

主义”，大胆地予以借鉴运用。不久后，在

北京的音乐会上，歌手苏小明演唱了这首

《军港之夜》。她质朴含蓄、醇厚深情的演

唱，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自此，这首

歌迅速在大江南北唱响，并在年度全国优

秀歌曲评选活动中金榜题名。

据说，当年有许多年轻人因听了《军

港之夜》毅然选择了当海军，说它是中国

当代最有影响的水兵之歌，恐怕也不为

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首经典歌曲，魅

力依旧。

2002 年末，蚂蚁乡政府派人专程赴

京探望马金星，邀请他故地重游。马金星

感念乡亲们的深情厚谊，又写下一首小诗

《遥念蚂蚁岛》：梦中屡回蚂蚁岛，枕边总

在涌波涛。当年斯地觅小诗，赐我灵感写

歌谣。潮涨潮落廿六载，心去心来千百

遭。曾寄白云多少话，乡亲是否都听着？

次年春天，马金星再度踏上蚂蚁岛，

岛上乡亲们的热情款待，让他感慨不已。

马金星曾当过舞蹈演员，后跨界进

入歌词创作领域。他不但创作了许多优

秀词作，还写出歌剧《海神林默娘》等一

批曲艺作品。如今，马金星虽然已离世

多年，但他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

词作仍在流传。

不久前，我来到蚂蚁岛上，寻觅当年

给予马金星词作灵感的招待所。如今，

这里已被改建成纪念室，展示着与马金

星有关的图片资料，以及《军港之夜》歌

词的创作过程。游人如织，有人边参观，

边轻轻地哼起《军港之夜》……

蚂
蚁
岛
上
的
歌
声

■
徐
荣
木

那里的天空属于深蓝

映衬起伏的群山和熟悉的军营

对于色彩

假如有一万种解读

思绪就会飞扬一万次

心情更会温暖一万回

秋风过后

山上的哨卡被飞雪吹白

此刻，黑夜早已降临

火车正在驶向远方

轨道的上方布满闪烁的星辰

每一颗都是战士的伙伴

训练场上

草开始潜入白色的雪

单双杠站立成陡峭的诗行

树上的柿子成为温暖的灯笼

汗水依然是最熟悉的味道

在风雪激荡的漩涡

冰冷的钢枪与炽热的血液同仇敌忾

但任何时候

执勤都是最庄严的行动

巡逻，或者站岗

最警惕的眼睛闪着亮光

敬 仰

那些老照片突然被阳光激活

英雄们的相貌不再泛黄

密集的炮火和呼啸的子弹

占据了整个午后

我试图用文字

还原他们激昂的呐喊与英勇的冲锋

冲锋，冲锋

每一个人都快过疾飞的子弹

向前成为唯一的主题

或者，化为高耸的纪念碑

或者，成为胜利的见证者

每一个鲜活的身躯

都是最坚硬的坐标

飞鸟越过天空

种子刺破泥土

战场被岁月堆积成沧桑的高地

面对历史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敬仰日夜拔节

已经成长为地球上最茂密的森林

哨 兵
■张庆和

黑黑的夜，夜的天空

一颗一颗，冒出银星

哦，银星

正在发芽的黎明

发了芽的黎明

生叶，长茎

花开时

映得满天霞红

黑黑的夜，夜的哨兵

一班一班，守护银星

哦，哨兵

种植黎明的园丁

在燕山（外一首）

■胡松夏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